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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灣在解嚴前後，部分藝術家懷抱理想，不願屈服於藝術市場，亦不願屈就於公部門陽

春的美術展覽場地，因而陸續成立較具當代性、實驗性之藝術空間，藉以宣揚自己的藝術

理念，施展自己的藝術抱負。歷經時間考驗，有些空間已消聲匿跡，本刊特擇要為文介紹，

帶領讀著一窺究竟。

消失的藝術實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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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賢口述 / 林佳禾整理

從激烈到隨性
解嚴前後南部實驗性藝術空間的轉變

缺乏私人藝文空間的大時代

解嚴前，基本上台灣沒有私人藝文空間，當時，

藝術家僅就資訊上所看到的，加上自己的想像，去建

構或虛擬理想中的藝術空間。它，多半來自於媒體上

國外藝術家的工作室、當代性畫廊的意象，他們從這

些意象塑造自己理想的空間。另方面，也有現實上的

需要，因為當時沒有畫廊，政府的展覽空間也都很陽

春，所以藝術家覺得，他們的創作如果有一個可以面

對社會的界面，將比較容易推廣他們的藝術理念。在

這兩種驅動力下，便開始營建他們理想中的藝術空

間。

自力救濟，建造夢想

以高雄而言，比較具體者約1979、80年時，陳水

財、區朝藩（現居美國）等當時較當代藝術的創作者

成立「南部藝術家聯盟」，並在信守街現真光量販店

後面承租一透天屋，作為聯盟的會所，實際上是作為

藝術空間，在此舉辦過幾次畫展，也常有講座，藝術

家們更常在此討論、聊天。其後，高雄陸續有相似的

空間產生，如「前衛」、「多媒體藝術空間」等。其

在解嚴前會出現，重要原因是藝術家對工作室或藝術

空間的一種想像，另外，當時藝術家面對社會確實缺乏界面，因而採取自力救濟的方式建造一些空間。

「南部藝術家聯盟」以區朝藩為靈魂人物，很多事情皆由他發動。當時高雄的藝術氣氛，當代性的表現比較

不容易被看到，也很難聽到聲音。這些空間，存在著一項重要企圖，即把當代藝術的訊息傳播給社會。就一個藝

術家而言，當時能力所及者都已做了，縱使希望此場地能成為開放的空間，但因大家都有教職在身，無法長時間

身陷於此，或僱用人力看顧，也未想到預約方式，故只能以類似俱樂部的性質運行，若以現代的標準檢驗，較不

足者應是這部份。亦或許因為如此，其雖然具有公共性，但不明顯，遂成為很私人的交誼、討論之活動空間。

反市場，強化在地性格

解嚴後，90年代初是台灣藝術市場最蓬勃的時期，藝術家已不乏發表創作的空間。但當時還是有一些實驗

性空間產生，其出現的原因和解嚴前已不同。解嚴前，因資訊較封閉，對國外的工作室、畫廊，只是從雄獅美術

等雜誌的照片獲取一些想像，所以他們會傾向於把要建構的空間做得如同雜誌所見。解嚴後，資訊較流通，對國

外的狀況也較瞭解，就不再強力的把自己的空間建造成和國外相同，反而會把自己比較在地性的部分表達出來。

雖然解嚴後畫廊增多，藝術家的發表空間也多，但畫廊有市場的考量，有些藝術家還是無法進入畫廊，此

情形，年輕藝術家感受尤深，因為他們剛畢業、進入社會，發表創作的動機雖強過上年紀的藝術家，但因為很年

輕，風格較新，一般市場人士較不熟悉，且作品亦未成熟，加上人脈較不廣闊，要在私人畫廊展覽的機會較少，

但他們有強烈表達自己的慾望，故替代空間成為很好的選擇。另方面，在此階段打著反市場的旗幟，也讓他們在

藝術的領域裡較易被探討。因此，解嚴後又出現替代性的空間，在高雄，「潮汐鞍部」即為最具體的案例，台南

則有「原型」、「邊陲文化」等，甚至也有一些較零星者，如林鴻文也辦過幾個類似的空間。解嚴後出現的這些

空間，存在著當時時代的一些因素，使藝術家建立此類空間，作為他們自我的表達。

書寫討論為成敗關鍵

解嚴後，類似的空間一直存在著，尤其是台南的頻率蠻高的，經營者都是很年輕的藝術家，剛入社會，經濟

雖不寬裕，但很投入，他們以當義工的狀態，在為藝術空間付出，這種精神實屬難得。但現今看來，這些空間大

都無法發揮效益，其中重要關鍵即當代藝術是需要被討論的，否則就幾乎不存在。其語言上討論雖有進行，但在

●梁任宏鳳山後火車站工作室門口〈吳慧芳提供〉

●潮汐藝術鞍部林鴻銘個展（陳俊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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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很難克服的是書寫的討論，此部分確也是解嚴後

南部的替代空間較缺乏者，所以很多事情，當事人花

很多力氣在經營，也付出非常的多，但今天回顧，卻

看不到應有的成果，其中關鍵即未留下書寫的部份。

他們所辦的展覽有些是蠻好的，但沒有書寫的討論，

事後再去檢視，發現好像什麼東西都沒有。這部份，

在台南藝術學院（即今台南藝術大學）設立藝術史與

藝術評論研究所之前，似乎是南部經營此空間者最大

的致命傷。

在沒有被書寫討論下，經營者也會覺得較不被鼓

勵。雖然他們在某些時段覺得自己玩得蠻快樂的，但

時間久了之後，不但經濟的鼓勵很難期待，似乎連被

討論的鼓勵都沒有，此或許是後來很多相似的機制無

法持續的原因，其中「邊陲文化」即為明顯的例子。

一些年輕藝術家花很多時間、力氣在經營，如陳俊雄

即參與很深，但現在回頭看，卻看不到什麼「邊陲文

化」的東西。此現象，在南藝史評所設立後便有些改

變，如後來的「文賢油漆行」、「原型藝術」、高雄

的「新濱碼頭」、「豆皮」等，在書寫討論上已有基

本的人口，所以這些空間的運作便比較活絡。因為有

人寫，有人看，便形成討論的氣氛，也因此種氣氛的

存在，目前南部類似這樣的空間，可能會再繼續一段時間。另外，國藝會也在贊助這一部分的空間，所以目前這

些空間的運作，也會傾向於比較固定的型態。

醞釀中的另一種空間

現在可能又出現另一種空間，但仍尚待觀察，例

如陳俊雄、黃志偉等人在七賢二路經營的空間、柯燕

美在鳥松、米倉藝術家在內埔的空間，夏祖亮最近也

成立了「夏天工作室」，劉育明也計畫要設立。他們

更年輕、更個體戶，不同於「新濱碼頭」、「文賢油

漆行」等較具組織的型態在運行藝術空間。黃志偉、

夏祖亮等人的型態短期內會較缺乏國藝會這類的資

源，但也因如此，反而可保持更大的彈性和自由，或

許可因而形成另一種較不同的藝術形式也不一定。

現代人對藝術的需求不斷在增加，這個需求到最

後最高的滿足可能就是到美術館看展覽，這樣的狀況

之外，應該還存在著很多的可能，若用現代台灣社會

的語言，即「社區型」的藝文空間，這樣的空間，目

前在台灣是蠻需要的。這些年輕的藝術家，或許有的

真有這樣的敏感度，認為台灣社會已走到這個程度，

所以把自己的家整理成工作室，如夏祖亮即較接近這

種情況。他們也無意把自己做得像畫廊的模樣，其感

覺是比較隨性的，即一個空間照自己的意思去經營、

規劃，讓它以順其自然的方式傳達藝術的訊息。

這種空間可能會越來越多，也越不會刻意去標榜

什麼事情，不像以前的「南部藝術家聯盟」、「前衛

藝術中心」設立時都刻意標榜著某些意圖，諸如對抗

什麼等比較意識形態的表現。現在這個部份越來越少

了，其純粹是一個空間，盡情的表達自己對空間的想

像，做自己想做的事，好的情況下，或許會有一些外

來的資源，但現在有些藝術家也不太期待這一部份，

例如梁任宏在鳳山經營的空間即是，其心血來潮便辦

一些活動，不然則當作自己的工作室，不需要營運的

成本、人事的負擔，也不需要承擔行政上很瑣碎的事

務。仔細觀察，現在台灣這樣的空間越來越多，其高

興即開放為公共空間，不然就成為個人的工作室。他

們不是因為某種特別的慾望，或強烈的動機成立這個

空間，只是很隨性的表達他們對空間的想法。

未來新藝術空間的分野

以後這類的藝術空間可能會分成兩種型態，一種

是爭取國藝會的支持，一種如梁任宏、夏祖亮、柯燕

美之類。欲爭取國藝會支持者，其運作便須做某種程

度的調整，如「新濱碼頭」每年都很期待國藝會的支

助，故其運作即在對應國藝會之要求，當然，其一年

若獲國藝會幾十萬的支助，即可負擔大部分人事的開

銷、空間的租金等，但相對的，運作上便比較沒有彈

性，需受國藝會的制約。有時此情況極吊詭，以「新

濱碼頭」為例，其開始也一直標榜「前衛」性格，但

受國藝會制約後，空間即或多或少受限。反而如梁任

宏、柯燕美者，照自己的意思經營空間，自己看了覺

得很舒服、很有趣，平常自己熟的藝術家在裡面活

動，有需要時再開放成廣意的畫廊，他們不再像以前

的人，特別標榜某種意圖，或許這是一個時代、社會

的驅勢，藝術家被社會邊緣化的感覺亦逐漸消退，所

以就不需刻意去表達何種意圖。

●陳俊雄於糧食庫房個展作品局部（黃志偉提供）

●柯燕美的燕陶藝術平台，牆面為呂沐荏塗鴉作品(吳慧芳提供)

●潮汐藝術鞍部休息室一角〈陳俊雄提供〉

●梁任宏鳳山後火車站工作室（吳慧芳提供）

●糧食庫房LOGO（黃志偉提供）

結語

解嚴前，在台灣，藝術在整個社會確實顯得非常

的邊緣，所以在情緒上會急於要表達某種意圖，即使

只是在處裡一個空間而已，還是會把空間裡很多的事

情連結到個人在社會不被重視、不被肯定的情緒。現

在藝術家的社會地位、資源的獲得，和以往已大不相

同，故較沒有激烈的情緒。


